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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霧(上)

下課鐘聲終於響起，同學們期待以久的一刻終於到了。

同學們爭先恐後，奪門而出 其實這樣的情境似曾相識，就是和動物園的獅子、老虎見到大塊的鮮肉。
時，衝上去大口噬咬沒有分別。看來那群男生又要在球場大顯身手以博紅顏注目了，這種吸引異性的
方法對於我這種全無運動神經的人來說可謂遙不可及

然而，當我準備離開班房的時候，我的豬朋狗友王子軒卻把我叫停。  

其實我認為他不配名字中「王子」二字，雖有接近王子般的家底，但無王子應有的俊美外貌和言行舉
止。 

「嘻……周偉文。」

「怎了？」 

「求下你，等我留完堂後才和我一起走吧！」王子軒一直在我耳邊哀求着，「我們是朋友來的，你也
不想獨自一人回家吧？」

下課的鐘聲已響起，以我的速度，本應也是離開了學校，踏上回家的路途上。但是，王子軒一直纏繞
着我，不停的要求我陪他一起走。

王子軒他因為拖欠中文老師的功課，今早，中文老師在堂上大發雷霆，着令他一定要在留堂班內完成
，否則留堂一星期，兼扣兩分操行分。但是，我才不想花時等他一人，我也有功課要做，與其在學校
做，我倒不如回家輕鬆自在的做。

「這是什麼道理來的？」我面對他的哀求，沒好氣的道，「你留堂是你的事，為什麼要我好像陪葬品
一樣陪你？」

「啊！不要這樣說，我們這知己來的，畢竟我們由小五開始就一直同班，我們……」

「行了！沒有商議的餘地！」我一臉認真的對他說，「知己都是這樣了。」

畢竟，這時候就算是知己也是這樣說。

「那麼……沒辦法了。」王子軒的聲線突然陰險起來，面相也變得比先前更奸猾，道「你這樣，即是
要迫我把你暗戀鄭……」

在「鄭」這一個字在傳入耳中後，我身體的運動神經迅速活躍起來，指揮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把他的口捂着。

「夠了！」我狠狠的盯着他，「如果這件事有第三個人知曉，我馬上把你碎屍萬段！」

「知了，我只是稍微提一提吧！」他用力拿開我的手，不滿的向我發洩。



「啊，算了！」我也不想和他糾纏下去，反正也要做功課，換個地方做也不差，「我還是不夠你說。
」

「即是……你願意等待我？」王子軒一時猜想不到我的意思，疑惑的問。

「是啊！」

「啊……你始終是我的好朋友！」王子軒喜出望外的說。

他臉上的神色也放鬆許多，不似之前的的繃緊，看來我對他的支持相當重要。

「啊，對了。」我在他準備踏出課室的時候，趕緊叫停他。

「怎了？」他一臉疑惑的看着我。

「千萬不要把我暗戀她的事說出去！」

※ ※ ※ ※ ※

留堂班的留堂時間為一小時三十分鐘，但以我做功課的速度，解決所有功課只需五十分鐘左右。啊！
還有差不多三十分鐘，我當初真的不應該答應他的！

我瞧看着窗外，瞥見天空烏雲密佈，看來一場大雨不能避免了。

 對了，我今日忘了帶雨傘。

 王子軒他可能會有，但我還是不要對他抱有太大期望。

 「周偉文，你為什麼還在此的？」我聽到有人呼喊我的名字，馬上轉身望向門口，只見站着兩人。

 「馬雪希，陳賢！」

 老實說，我以為班上的人都走了，只有我一人留在這，實在想不到他倆會出現在此。

 「對了，為什麼你們還未走？」心中的疑問驅使我衝口而出。

 「唉，說來話長。」她邊說邊走向自己座位坐下，深深不忿地說「又是那個陳老太婆，人做老師，
她做老師，我從未見過一個如斯麻煩的人，她又說我的作文有問題，又要我重作一篇，媽的！」

 原本還想追問她，但是看到她越說越激動，看來還是一個不適合的時候，我只好把快說出嘴邊的話
強行吞下。

 現在實在不宜繼續探究下去。

 然而，從陳賢的表情也可以推測出他和馬雪希一起出現在這的原因是一樣的。



 「你是被陳老太婆所罰嗎？」為了證實我的推測，我還是選擇問他。

 「你猜錯了，我只是遺漏功課在班房而已。」陳賢冷冷的說。

 這次我猜錯了，真失敗！

 不！是他演技精湛而已，畢竟他是戲劇學會的人，善於表面是一定的。

 「給你的表情騙了，還以為你是給陳老太婆罰的，戲劇學會的人果然與眾不同。」我還是忍不著對
他冷嘲熱諷一下。

 「多謝讚賞，像你這樣的人可是永不會明白戲劇的精髓。」陳賢冷冷的回應我。

 「你……」

 當我還沉醉於和陳賢互相譏諷的時候，馬雪希驀然介入我倆的爭議聲中。

 「對了，你們剛才有見到在401班房內有人被圍毆嗎？」馬雪希漫不經心的道。

 「有……嗎？」我倆都異口同聲地說。

 「我一直在班房。」我補充多一句。

 畢竟，我倆的腦海全部都是嘲諷對方的語句，能夠回應她已經算是不錯了。可能她是有心終結我倆
的互相譏諷，她也可能只是在沉悶的作文中自言自語的一句。

 「原來如此，看來你們對學校的了解只是在於表面。」說罷，她便放下手中的功課，神色凝重的對
我倆說，「掩藏於海面之下的冰山，比想像中更恐怖。」

 「願聞其詳。」陳賢托了眼鏡一下，擺出一副充滿好奇心的樣子。

 「聽說……」

 「下雨了，是一場滂沱大雨。」我瞧看窗外，瞥見景色已被白茫茫的雨點遮蓋著，漫不經心地說。

 「喂！我在說話啊，你可以別插嘴嗎？」馬雪希十分不爽地說，「有誰不知道現在下大雨嗎？」

 「都是我的錯，對不起。」我趕緊在她發脾氣前道歉。

 但我的語氣似乎比較戲謔，稱不上是道歉時應有的語氣。

 「好吧！算了。」

 呼……看來我剛才把一場危機化於無形。

 「怎了，這是什麼來的！」



 「外面的景色都被遮蓋著了！」

 「我的天啊！學校四圍充滿著！」

 「怎了？下面一群人在大喊大叫？」我疑惑地問。

 馬雪希無視我的提問，直接行到走廊看過究竟。

 「有誰不知道下面有瘋子在大喊嗎？」陳賢模仿馬雪希剛才的語氣，又對我譏諷一番。

 我不屑一顧，直接走出班房，往走廊方向走去。我寧可去看過究竟，也不願再回應他。

 當我走到走廊的時候，映入眼簾的景象，使身體不禁怔一怔。 眼前之景，實在極為驚人，我敢說，
這種現象我一生從未見過----高聳而濃厚的白霧包圍學校，校外的景色盡是白茫茫一片。

 這種霧，一定不是正常的天文或者地質現象，我敢肯定。

 不知怎樣，我有一種不詳的預感。



迷霧(下)

「它真是普通的天氣現象嗎？」

「為什麼這些霧只在學校周圍漂浮，而不湧入校內？」

 「很……很可怕啊！我要離開這裏！」 

 雨勢比先前減弱許多，所以一大群人聚集在操場上，議論紛紛， 而我和馬雪希卻沒有像下面的人一
樣在交頭接耳，談論此奇景。

 其實我對突如其來怪霧真是沒有太大的感覺，至少沒有像操場那群人一樣。

 這團包圍學校的濃霧也可能真是一種百年難得一見的現象。盡管我一直想出不同的理由來填補心中
湧現的疑問，但看著這團怪霧，一股莫名恐懼感卻油然而生。

 而馬雪希卻處之泰然，表情淡然，沒有流露出一絲情感。 

 也許，她也認為只是普通的霧而已，討論只是多此一舉，拿上書包，走出學校，就是如此簡單。畢
竟，她比班上很多人有更成熟大腦，分析、推理能力也是不俗的。

 是她經常看偵探小說的原故嗎？可能吧。

 忘了說，是沒有發怒的時候。

 「對了，你怕嗎？」馬雪希驀然一問，打破我倆之間的沉默。

 她忽然提出的問題，剛好正中下懷。

 「沒有什麼好怕。」我故意把聲線提高，掩飾心中的恐懼，「你以為會像恐怖小說一樣，全部人被
困在此嗎？」

 「應該……不會吧……」她這次回應有點遲疑不決。

 「反正在這裡呆站也不是辦法，不如下去看看現在怎了，好嗎？」她再說。

 反正在這裡也不會得到什麼消息，下去打聽也是不俗的考慮。

 我直接了當的答應她。於是，我倆便急步往前樓梯方向走去，在接近401班房的一刻，我聽到一些
由拍打物體所產生的聲響。

 「拍拍！拍……拍拍拍！拍！」好似是拍打籃球，但又似是用拳頭在大力擊打物體。細聽之下，在那
麼不規律的拍打聲中，隱約聽一絲慘叫聲。

 「……救……救命！……」



 「收聲！」

 悲鳴很快就被無情的拳聲蓋過。

 「看來她沒說謊……」我心想，「學校的確有很多黑暗面。」

 「快走，我們都愛莫能助。」她見我步伐有所減慢，便對我說。

 我考慮了幾秒，還是選擇隨她步伐而去，袖手旁觀往往是悲劇不斷重演的原因之一。

 換句話說，我倆間接做了幫兇。 我只好祈盼那人能安然無恙，這就是我讓自己心裡好過些小的理由
。

 ※ ※ ※ ※ ※ ※ ※

 我倆剛抵達學校大堂，便見到一大群人站在校門前，議論紛紛。

 我隨便問身邊其中一人，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一定是剛下來的，前面那群人在嘗試走出這裏。」

 「嘗試？不就是走前幾步便能離開嗎？」馬雪希疑惑地問，「難道…那團霧真把我們圍困著。」

 「哈！你說得對，那團霧的確把我們困在此，所以才嘗試啊！」

 正當我們還想追問下去的時候，一個人從濃霧中飛彈出來，被重重摔個四腳朝天。

 看到這樣，我倆不禁怔一怔。

 「又是這樣，已經第五十四個了！」人群開始起哄。

 「你們看到了。」那人頓一頓再說，「很多人已經嘗試可否從正常途徑離開這裡，但是還是一再重
複同樣的結果。」

 「就是在進入那團霧後，被一股不明來歷的引力所牽引著，繼而拋出霧中。」馬雪希補充那人還未
說出的部分，她依舊保持著冷靜，不愧為班上的「推理女王」。

 可能她的冷靜真是為了掩飾自己的恐懼，可能是。

 「對……」那人嘆了一口長氣再說「所以我們真是被困在這鳥籠內啦！」

 被困？我不信，我還很多事未辦！小學同學的聚會、參觀大學、和女神的電影夜……還有要和女神表
白！

 要我不明不白地被困在這？

 不！可！能！



 這刻…我充滿鬥志，誓要打破宿命！

 「我不信，我要親自試一次！」我對眼前的濃霧下挑戰書，「你們都給我讓開！」

 「那……祝你好運。」那人語重心長道。

 「我也祝你好運。」馬雪希莞爾一笑說。

 人們聽見有人要再次挑戰，馬上向兩旁散開，騰出一條通道給挑戰者。

 我雙腳蓄力，眼眸狠狠盯著校門前的霧，打算直奔向前，破霧而去。 喧鬧的人群漸漸靜下來，人們
注視著我的舉動，畢竟同學們也希望見到成功的例子，以燃起心中的希冀。

 1… 2… 3…！！！

 我雙腳釋放蓄存已久的力量，以我生平最快的速度猛力直奔向前，不消三秒，我的身體已經沒入霧
中，周遭的視野也陷入白茫茫之中。

 我邊跑邊掃瞄周遭的景物，希望找到端倪，以便找出離開的路徑。 但是…在我眼中，除了霧、還是
霧。

 慘白的霧！！

 校門前的街道、馬路、樹木、花叢…全都消失了，濃霧把這裡重重包圍啊！ 現在，要觀察遠方景物
已經不可能了。

 驀然，我的腳步變得沉重，向前走一步要比平時花上更多力氣，當我想再向前走時，忽然察覺身體
被一股引力所牽引著，盡管怎麼向掙扎也是途勞無功。

 引力越發強大，我身體就越往後退。

 「難道要結束嗎？」我咬緊牙關，打算用盡全力來擺脫控制。

 刹那間，我發覺引力大得已經使我雙腳離地。雙腳離地？失去雙腳支撐地面，那會……

 「糟了！」

 我迅速被引力所吸引著，速度之快宛如黑洞吞噬萬物一樣。

 我跌跌撞撞地後退，不消三秒，我便「重見天日」。

 這回，被摔得四腳朝天的是我！真是恨不得找個洞來藏起來！ 真痛！

 「唉…」人群中，嘆氣聲不繼，人們的眼神無一不閃過失落之情，再次的失敗使得事實更加殘酷、
更鐵定的顯露人前。



 我們真的被困了。

 「來吧，周偉文。」那個剛才我向他搭訕的人向我伸手，示意讓我借力而起。

 我握緊他的手，借力站起來。

 「你怎知我的名字？」

 「馬雪希說的。」他直接道出。

 「馬雪希，你怎能把……」

 「名字而已，怕什麼？」馬雪希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說。

 「你們都別再說了，我們先去食堂走一趟吧。」

 「我們要為以後的生活打算了」他拋下這兩句後，徑自走向食堂。

 「對啊…的確要準備了…」馬雪希喃喃自語。

 準備……以後的生活？對！差點忘了，我們不知道要被困在此多久，的確要為未來打算。

 這團霧，既包圍了這裡，也使眾人前路暗淡無光。



小食部(上)

我打算再試一次，但是馬雪希揚手阻擋，對我打眼色，示意不要重蹈覆轍。

 「試多次，說不定有奇蹟嘛！？」我心有不甘地說。

 「事實放在眼前，你看。」說罷，她便指向霧中。

 我的目光投向她所指的位置，未幾，一個人從霧中飛彈出來，重重的摔個四腳朝天，軟弱無力的攤
在地上。

 「我的手啊！好似斷了！」幾個紅十字會的同學見狀，立刻帶同藥箱上前為他檢查。

 「如你所見，離開這裏暫時是不可能的。」她淡然冷徹地望向遠方的食堂。「現在先到食堂與他會
合吧。」

 「他？剛才我搭話的那個？」

 「對。難道你連這種事情也記不得嗎？」她用居高臨下的眼神凝視著我，帶點嘲弄的意味。「他叫
作李智林。」

 「李智林……」這個名字傳入耳中一刻，腦海的回憶有所哄動，但是一時間又想不出和他有什麼關係
。

 「對了，我們不是要先找同班同學，確認他們安危嗎？」

 「他們要麼早早就離開學校、要麼就被困在這。」她白了我一眼再道，「有什麼好擔心呢？要是他
們離開了這鬼地方，我們應該恭喜他們。」

 又說得有道理，剎時間無法反駁。

 「那……找到他之後怎了？」

 「不知道啊……」她沉默半晌再說，「不過他說，只要我倆跟他往小食部走一趟，糧食方面短期內不
再是問題，還可以食飽。」

 「什麼派別的人物呀？居然如斯胸有成竹的許下諾言？」我一時間大感疑惑。

 為什麼他只是和我們有過一面之緣，但卻助我們解決困難呢？他究竟在盤算什麽陰謀?

 「喂！走了！」馬雪希呼喊我。

 「哦…」

 算了，我暫時都不要再想他有什麼意圖吧 來看，反正，從現在的局面 ，多一個朋友，總好過多個敵
人。



 我隨她步伐而行，向著食堂方向前進。

 ※ ※ ※ ※ ※

 我甫進食堂，當前漂浮著一大片霧---是愁雲慘霧。

 這裡的人臉上都幾乎掛著一副沮喪、死氣沉沉的樣子 顯然他們已經接受了被困的事實了 不像校， ，
門的那群人一樣，依舊死心不息的嘗試著。

 有些女生們抱頭痛哭、泣不成聲，淚水宛如山洪暴發一樣從眸中傾瀉出來 旁人則連忙百般撫慰 ， : 
有些男生則在嘗試打電話或傳訊息和外界通訊，不過從他們臉上表情可以得知，是沒有用的。

 更有幾個人可能接受能力低，更有「撼頭埋牆」的舉措。

 而更多人聚集在小食部前，爭先恐後地搶購食物，不時間有人因為插隊等理由而發生爭執，盡管小
食部的職員一直聲嘶力竭地向同學們解釋要等待老師的指示才可以讓同學購買食物，但是氣急敗壞的
學生們怎可能聽入耳？雙方的爭論聲此起彼伏，場面頗為壯觀。

 「喂！我在這裡啊！」

 我聽見有人呼喊我，往聲線源頭瞧看，瞥見王子軒向著我猛力揮手。

 我在那迫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左穿右插，好不容易才來到他們所在的角落座位。

 「對不起！要不是我迫令你留在此，可能你早就離開了，對不起！是我連累了你 」我剛，對不起！
坐下，王子軒就馬上在我耳邊瘋狂道歉，弄得我有點煩。

 「別這樣了，反正我倆都是被困在這，就當打平了！」我趕緊安撫他，以免他繼續大吵大鬧，弄得
別人目光也注視在這。

 「對啊，只是我們以後互相扶持就可以啦。」馬雪希也附和著我說。

 「多謝你們……」王子軒破涕為笑，緊緊的握著我的手說。

 此時，在一旁沉默已久的李智林莞爾一笑，對我說，「看來這裡的人很快暴動了。」

 的確，小食部那裡的人群和職員之間的爭執比先前更嚴重，已經有幾個人劍拔弩張，聲言要攻入小
食部奪回食物，幸好有人比較冷靜，勸阻他們，才避免一場更大的衝突。

 「現在學校也人滿為患，你憑什麼保證我們可以取得食物？」我看到小食部的情況後，不禁對他先
前的諾言有所質疑。

 「對啊！在這樣情況低下，我想老師們應該會實行配給制，以保障糧食供應可以持久。」馬雪希也
道出自己質疑理據，「何況，分配得來的食物應該不多，何以得食飽？」

 「放心吧，我從不食言的。」他嘴角上揚的道，「我可是學生會的幹部來的。」



 「學生會……幹部，難怪你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馬雪希臉掛著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地說。

 「還有……我欠你們一份人情，此刻，就是我償還的時候。」他一面認真，看著我和王子軒道。

 「人情？」我倆面面相覷，剎時間記不起那塵封已久的往事。

 「我看你們應該忘記得一乾二淨了。」李智林淒然苦笑，「還記得中二那年，你們為新來的我做了
一件傻事。」

 中二…… 那一年…… 那件事……我們……救了你！

 我一直想，究竟是什麼傻事呢？

塵封在腦海深處的回憶受到牽動，悄然浮至眼前，遺忘的往事宛如電影一樣，播映在眼前。

 我終於記起了。



小食部(下)

「你就是新來的那個插班生？來給本大爺看看！」 

 我和王子軒希望可以盡快完成功課，然後離校，料不到，那群惡霸居然在我們班房，欺凌一位今日
到我班讀的轉校生 卻，而我們 在走廊目睹這一切。

 「你......你們放過我吧！」那人以顫抖的聲線，惶惶然用力吐出了哀求。豆大的冷汗在微顫的項上變
得離遠也清晰可見。

王子軒瞥見此狀，大力外扯我的衣領，並以眼色示意我們不應多管閒事，遠此是非之地。與此同時，
我心中燃起的一股怒火，已是不可遏止，教我不能置同學生死於不顧。

 這團火驅使我打算上前教訓這群人一頓。

 我對這群欺善怕惡的惡霸的實力，是了然於胸的。相信前去解救我亦吃不了虧。

 「你是傻的嗎？他們這三人是臭名遠播的惡霸來的，你想去送死嗎？」王子軒緊緊握著我手臂，咬
牙切齒地說。

 「我們合作，一定可能打敗他們。」我反過抓緊他手臂，說「他們只是虛張聲勢而已，不用怕他們
！」

 「但是……我怕……自己力有未逮……」王子軒憂心忡忡地說，「他們可是惡霸來的」

 「他們是惡，但不夠霸。」我苦笑著說。

 說罷，我便一支箭的衝進班房內。

 「別啊！」王子軒正猶豫是否跟隨我步伐入去教訓他們。

 「喂！你想怎……啊！」

我緊握右拳，猛力搥向頭目的腹部。他猛失數步，手環抱其腹，身前仰痛苦呻吟。

 隨從見老大亦不佔上風，趕緊向我眉心揮拳。我下意識地側身一避，再身形一矮，使出「掃堂腿」
攻其下盤。畢竟也只是欺善怕惡之輩，一個馬步不穩，向後直撞垃圾桶。

 此時，趕到的王子軒從雨傘架内拿出一把長傘架在準備動手的第三個人眉心前，狠狠的道。

 「你們還想繼續嗎？」

 帶頭的那人似乎想起身再戰，我見如此，便猛力踢了他幾腳，希望他能知難而退。他們幾人面面相
覷，不過幾秒，他們臉上就掛著一副失敗者應有的容貌，夾著尾巴落荒而逃。

 他們走前還不忘拋下幾句恐嚇的話，來來去去都是什麼「你給我小心點！」，「下次十部奉還！」



等等。

 「敗者之言，不足為懼！」王子軒嗔道。

 「剛才又不見你一騎當先？」我調侃他。

 我的話一針見血，王子軒淒然苦笑，無言以對。

 「多謝你們，沒有你們出手相助，我也不知道怎麼是好了。」他對我倆感激涕零，感謝聲不斷。

 「不用了，我們是同學來的，應該互相幫助。」

 「我比較想知道你們名字多點。」王子軒問道，「因為我今早沒有留意你的自我介紹。」

 「我名叫李智林，對了……我。」

 「怎了？」我倆異口同聲地道。

 「我…我的飯錢被他們搶了，你們可以借些小給我嗎？」他有點尷尬地說，「我一定會還的。」

 「沒問題啊！」王子軒爽快的答應，之後十分豪爽的拿出一百元交給他手上。

 「王子軒，以你王子般的家底當然不成問題吧！」我調侃著他。 

王子軒又再苦笑著。

 「多謝你們啊！我以後一定會報恩的。」

 「不用了，只要你令自己變得更強，使是好的回報了。」我道。

 對了，我們把做功課這回事忘得一乾二淨。

 ※ ※ ※ ※ ※ ※

 「其實你當時怎樣知道自己能把他們擊退？」馬雪希聽到我敘述往事時，不禁有所疑問。

 「其實他們平時只欺凌弱小，面對一些樣貌比較兇的人又不敢招惹。」我淡淡道出分析，「何況只
要有人揚言要以武力解決時，他們一定退縮，藉口推搪 所以我斷定他們應該是虛有其表。」，

 其實我當的確沒有怎麼思索便去救人，現在回想，也頗危險的。

 「當時要不是我用雨傘往他眉心一刺，可能……」王子軒還在吹噓自已的功勞。

 「知你厲害了，閉嘴！」馬雪希明顯聽得有點不耐煩。

 「……」



 「對了，之後那群人還在這裡讀書嗎？」馬雪希疑惑地問。

 「據我所知，在我轉校而至的三個月後他們被學校強令退學。」李智林冷冷地道，「反正欺凌總不
會因為某幾個人的離開而停止的。」

 「對啊，我們班也有。」馬雪希有感而發的道。

 驀地，食堂門口的人無故哄動起來，我們不約而同瞧看該處。

 「我們要買食物！」

 「你們怎麼搞的，我們快餓死了！」

 「快啊，讓我們飽餐一頓，我們很餓！」

 原來是訓導主任雷sir和幾個學生會的高級幹部被大群學生包圍。他們似乎想宣佈一些事情，但是群
情激憤，學生們不停向他們訴苦 發洩不滿 以致場面十分喧鬧，雷主任他們有口難言。、 ，

 「肅靜！」雷主任突然從身後拿出揚聲器，喊道，「我有時宣佈。」

 人群剎那間被他如雷貫耳的聲線懾服，頓時鴉雀無聲。 如果他早就用揚聲器就不用麻煩了。

 「我要宣佈的是。」他沉默半晌再道，「我們將會分配食物給你們。」

 人群驟然響起如雷般的歡呼聲。

 「但是你們先回到座位上，盡量讓出空間，因為將會有更多人來到這裡，你們守秩序的話，糧食分
配會更快進行！」

 「你們先讓開，我們才能進入小食部。」那幾位高級幹部著令人群散開。

 人群一哄而散，雷主任等人進入小食部的儲物室，把食物一箱箱抬出來 而， 頭上的喇叭開始宣佈有
糧食分配的消息，不消幾分鐘，又有一大群人迎聲而至。

 「等我一會兒。」

 說罷，李智林走到那幾位幹部身邊，道了幾句話，然後就拿了一袋食物回來。

 「果然有辦法啊！」馬雪希稱讚道。

 「你們可要留半下袋食物。」李智林指著人群苦笑道，「現在情況有變。」

 等待領取食物的人越來越多，有不小人對配給制頗有微言，如非有幾位訓導主任和七 八個高大威、
猛 手瓜起腱 貌似拳擊高手的男老師在此支撑場面，可能真是會有暴亂。「 」，

 「不管了！」



 饑腸轆轆的我們，瞥見食物便開始狼吞虎嚥起來，沒有理會李智林的勸告。

 畢竟，現在都六時十五分了，快夜晚了。

 雖然面前的稱不上為晚飯，但是還可以果腹的。

 「對了，為什麼小食部的食物好似……」王子軒把三文治塞滿口，含糊不清的說。

 「這不奇怪，因為學校前幾天才購置一大堆食物堆滿小食部的倉庫。」李智林淡淡地解說，「足夠
我們食用三星期 」。

 「那我們起不是成了特權階級？」馬電希指著裝有半滿食物的膠袋說。

 「算是吧。」李智林苦笑道 「不過我沒有料到居然還有如此多人被困在這。」 ，

「
奇怪了，那團霧出現的時間大約為五時十五分左右，也就是我們被困在這裡的時候，按照常理，大部
分人應該而離校，為什麼還有一大堆人留在此？」王子軒指著人群，疑惑問道。

 現在不單食堂迫滿人群，連操場也開始被密集的人群佔領。

 「說來又怪，怎樣來那麼多人呢？」我也不禁提出心中的困惑。

 頭上的喇叭突然又再活動起來，似乎有人要宣佈事項了。

 「各位同學、老師，請在十五分鐘後到達操場集隊，我們有要事宣佈。」

 「還會有人願意集隊嗎？」我提出一個不似問題的提問。

 他們沒回應我，我也不期望有人回答。

良久，終於有人說話，不過還是未有人回答我。「這可是一場事關重大考驗啊。」馬雪希冷笑地說。

 「啊，沒錯。」李智林似乎猜度到馬雪希的意思。

 考驗？

 他們倆人有時真令人一頭霧水啊！怎麼不直接了當說出話中之意呢？

 但是，究竟是事關什麼的考驗？



講話

「究竟你們是在故作怎麼神秘啊？」我按捺不住疑惑，向他們問道，「什麼事關重大的考驗啊？」

 「對了，快說吧！我想知道。」王子軒看來也猜不透。 

 「哈！答案也浮在水面了。」馬雪希盯我一眼，冷傲的道，「你認為人群會服從嗎？」

 集隊？

 對了！在這樣情況下通常人群也會拒絕並且哄動起來，搞不好還可能暴動起來，使這個脆弱的和平
崩潰。

 「為什麼我們要集隊！快解釋！」

 我旁邊有人在叫囂，不久便有人附和著他，星星之火有燎原之勢。

 幸好幾位訓導主任的威嚴尚在，他們大喝一聲，叫囂的人馬上噤若寒蟬。也許他們怕的並不是訓導
主任，而是主任身邊狠狠地盯著他們的幾位身材健碩的男老師。

 「所以這是一個學生和老師雙方在此事上的信任度的角力？」我喃喃分析著。

 「都可以這樣解釋的。」李智林一臉認真的道，「但是最重要是老師能否短時間內在學生面前建立
威權起來。」

 「單靠幾個樣子兇狠的訓導主任可是幹不出事情來的。」

 「這我可明白。」王子軒自豪地說，「
根據人類的行為歷史去預測，在極端的困境下，人們是傾向不會渴求自由和民主的，他們需要的是安
全感和強力的領導。只要性命能夠得到保障，他們大部分都會接受獨裁者的統治。」

 「他們渴望被保護、渴望優秀的領袖指引，以最少的付出來得到最大的保障。」

 「這次你又沒錯，頗有小聰明。」李智林稱讚著王子軒，繼續分析著事件往後走向，「我想那群老
師一定是想借迫在眉睫的糧食危機大做文章，從而成為統領眾人獨裁政權。」

 「現在最迫切的是糧食問題，除非老師們能掌握穩定的食物供應以鎮定人心，那才能讓人順服。」

 「可惜他們不是多啦a夢，不能夠用法寶複製食物，真慘。」馬雪希面色一沉，譏諷說著。

 此時，頭上喇叭再次響起，雷主任的聲線又再存入眾人耳中。「請各位立刻到操場集隊，我們之後
宣佈的事項，將會是事關大家生存的重要情報，請各位合作。」

 喧鬧的人群漸漸沉靜下來。

 「頗高明，居然用生存作為籌碼。」李智面色林陰沉地說。



 人群並未有好似先前一樣哄動起來，反而是沉思下來，食堂難得寂靜下來。分針轉了五個大圈後，
人群究終還是選擇回到操場上列隊。

 這次再沒有人生事。

 「我們……跟隨嗎？」王子軒顯然有點不知所措。

 「去吧！跟大伴兒。」說罷，馬雪希逕自走向操場。

 「我們也去吧！」我對他們說。

 我和王子軒走到4a班的集隊位置，而李智林則到4e班的位置上。

 「肅靜！」站在台上的雷主任喊道， 喧鬧的人群隨即噤聲，靜待他宣佈。

 「好了，現在先點算人數，請各班班長出來點名。」

 「一，二，三，四，五……」這些點算的聲音四處響起。

 「怎辦了……小了幾個人……」我們的班長李韻娜顯然有點手足無措。

 「直接交出去吧！」陳老太婆喝令她，「不要管了！」

 忘了說，陳老太婆另一個身份是我們的班主任。

 「但是……」

 「別說了！你不去，我自己去！」她一手搶過點名紙，頭也不回地離開。

 「那……怎了……」

 「別管她，你先回來自己位置吧。」女生紛紛向她伸出安慰之手。

 五分鐘的過去，點名的工作終於完成。

 「好吧，我們這裡共聚集了一千一百人，五十一人缺席。」他快速掃視眾人再道，「今日回來參加
聚會的畢業生們已經計算在內了。」

 「好吧，接下來我會向你們公開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情報。」他大力咳嗽清一清嗓子後再說，「關於
這裡的所有資料。」

 眾人沉默著，期待他解答自己心中不斷湧出疑問。

 「相信大家都知道目前為止，是沒有一個可行的方法離開這裡。」他沉默半晌再道，「我相信大家
應該清楚不過吧。」



「然而，那些霧把我們可視範圍以內的景物都覆蓋著，現在我們可以見到的就只有那灰暗的天空和與
天空接壤的白霧，幸好它沒有湧入校園，否則我們將會舉步維艱。」

 「根據不同人的口供所知，白霧出現的時間大約是五時十分左右，它是伴隨一場大驟雨。據目擊者
所言，白霧由出現到生成現在這樣子只是約十五秒左右。」

「至於它對人體有沒有害，經我們反覆測試，我相信它除了特別濃厚和有股不明力量阻擋我們出外，
我肯定它是無害。」

 「所有信號全部失效，信息無法傳遞出外、無法和外界通電話、無法上網、無法連上多人遊戲，總
括而言，手機和電腦在這裡已成了一塊廢鐵......希望在場沒人上網或手機成癮吧。」

 「雖然電力和水的供應至今尚有，但是不保證往後的日子會否繼續不斷。」

 「其次，我們將會打開小賣部的庫存，按所需的分配公平予大家，人人平等。然而，食物的量很可
能只能撐到五日左右，而這已經是最樂觀的算法了。當然我們也會搜索學校每個角落，希望可以找到
一些食物吧。」

 「接下來，我將會把時間交給學生會主席---黃言文。」說罷，他便急步下台，把咪交給黃言文。

 「大家好，我接下來會宣佈一些剛和主任們達成的協定。」

 「首先，往後學生會將會直接管轄所有學生事務，即是學生自治，如非必要校方是不會插手。」 此
時，台下一片「嘰哩咕嚕」，討論著這個對他們來說十分重要的大消息。

 「請各位肅靜，我還有要事宣佈。」

 「最後，為了保障大家安全，晚上十一時後不得在校內遊蕩。」他沉思一會，再說，「另外，所有
學生會的幹部請在集會完結後到學生活動中心集合。」

 他把咪再交到雷主任手上。

 「為了學生安全和方便管理，我希望大家今晚盡可能集中在一樓禮堂和地下的學生活動中心，盡量
不要分散在不同的班房，這樣即使有事情發生時大家亦可以有個照應。」

 「不過決定權始終在你們手上。最後，我祝各位能順利渡過第一個晚上……」

 「解散！」


